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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虎

摆在桌上的这份发黄的家谱，最早可追溯到
明朝崇祯三年。眼前这位翻着家谱正和我唠家常
的老人，叫温晋璋，是辑里村养蚕人的后代。

我们坐在大树下的晒场上，四周是连绵不断
的桑园。据说这里最老的桑树已经有 100 多年历
史了。我端起放在桌上的茶杯，与他聊起了辑里湖
丝。田野上徐徐吹来和风，潮湿的热气里掺杂着些
许淡淡的桑果香味。

这里是温晋璋的老家辑里村。他虽已年届古
稀不再养蚕，但空闲时还喜欢翻翻家谱，津津乐道
的话题仍然是养蚕。老人呷了口茶说：“你可知道？
明朝崇祯皇帝的首辅大臣温体仁是我的十世祖，
据说当初是他把辑里湖丝引进到京城和皇宫的，
后来就成了御用贡品。清内务府规定，凡皇帝和后
妃所穿的龙袍凤衣，必须用辑里湖丝作为织造原
料。清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龙袍就是指名用辑里
湖丝的原料织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温阁老后人的口述实录。
虽说这家谱是手抄本，但我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
的，至少对辑里湖丝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时浙江南浔蚕桑之盛，可谓“无尺地之不
桑，无匹妇之不蚕”。而当辑里湖丝成为湖丝的冠
冕之后，不仅湖属各地所产之丝均冠以“七里”之
名，甚至杭州、嘉兴、海宁等地及南浔毗邻的江苏
省属县区之丝也竞相采用“七里”之名，且四川、湖
北、江苏及山东亦有此称。

明中叶后，尤其是清代，辑里湖丝实际上成了
“中国优质蚕丝”的代名词。南粤缎粤纱、山西潞绸
及江苏、福建等省的丝织原料，特别是高级原料都
须仰仗辑里湖丝，官营的织造局更依赖上贡的辑
里湖丝，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局在每年丝季都
前往南浔大量采办生丝。

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

南浔有一句民谚：“七里三阁老，十里两尚
书”，指的是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南浔出了
三个阁老，分别居住在浔溪、马腰、辑里三个地方，
因相距七里(或作九里)，故称“七里三阁老”。

三阁老虽是同乡，都任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
学士，但史界评价却判如天壤。最好的是朱国祯，
史家称他“处逆境时，独能不阿，洁身引退。性直坦
率，虽位至辅伯而家业肃然”。魏忠贤窃取大权时，
朱国祯遭排挤回归故里。回南浔后，他关心乡情民
情，创议均田均役，提议修荻塘(古运河)。晚年著
述有《皇明纪传》《涌憧小品》《大政记》等。他在《涌
憧小品》中称赞“湖丝惟七里丝尤佳，较常价每两
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织，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其
地在南浔七里，故以名。”这是“七里丝”之名，最早
见于史籍记载。

另外二位阁老却颇不光彩。崇祯朝内外交困，
亡国之君多疑无常，频频换相，17 年中竟换了 50
个内阁大臣。温体仁在位最长，达八年之久。此人
并非良臣，“专务忮刻，陷灭异己”“结缘于朝仕”，
累遭弹劾，但崇祯却认为他不结党，反而“责言者
以慰体仁”——— 可谓昏君遇上了“好相”。但史书又
多次说温“少有贪墨之事”，可见“好相”又并非“贪
官”。查阅史料中，我还惊奇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细
节：“温体仁在帝后前大肆宣扬南浔辑里湖丝，内
宫及诸织造局，均选辑里湖丝为上品丝织原料，声
誉遂大扬。”

南浔辑里丝(又名辑里湖丝)，以村为名。辑里
原为淤溪俞塔村，又名七里村。清康熙年间温斐忱

《朝列大夫长史公家传》记载，七里在元代已有村
落。温体仁的祖先于元末迁居于此。元末至正十七
年(1356 年)至二十六年(1366 年)间，朱元璋的大
将耿炳文守长兴，太原儒生温祥卿逃乱至长兴，受
耿炳文推荐，献策于明太祖，佑耿炳文，居于长兴。
其侄温琏(号清乐)“复由长兴迁乌程之七里”。

更早一些，清顺治八年(1651 年)蔡弈深的
《温文忠墓志铭》中记载：“讳亮者，复迁乌程之淤
溪，再传百岁翁清乐公琏。”可见当时“七里”又称
“淤溪”。明代，“七里”还与“俞塔”并称。淤溪为村
东息塘在穿珠湾附近分流至村的一条支流，乃以
溪名村。清康熙以前，“淤溪”一度与南浔、马腰、乌
镇并称为镇。淤溪镇即七里村，“有居民数百家，市
廛栉比”。塘桥即西塘桥，在村西跨淤溪，则村用桥
名。据《七里村志》记载，七里之称，缘于西至马腰、

北距南浔皆七里，故而得名。
温晋璋老人说，明崇祯年间温阁老雅化“七

里”之名，故称“辑里”。这一称呼的雅化，意味着辑
里湖丝已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眼中的珍宠。

关于这“辑”字，我的文友嵇发根先生在《苕边
考辩集》一书解释：《说文解字》“东和，辑也”；《六
书故》“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玉篇》“和也”；

《正韶》“睦也”；《康熙字典》“又与集通”……这与
三四颗茧子合一绪为细丝、十余颗茧子合一绪成
“串五丝”等，是脉络相通的。

温阁老改村名，应该说是与“七里丝”有关的，
温斐忱是温阁老的后裔，在他的《七里村志》却未
提及此事。倒是南浔人范颖通《研北居琐录》作了
注解：“雪(息)荡、穿珠湾，俱在(南浔)镇旁，近辑
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
丝，擅名江浙也。”

据《徐愚斋日记》，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过生日，
有人把南浔辑里湖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
1851 年，“荣记”南浔辑里丝获伦敦首届世博会金
银大奖，评委的评语是：“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
产国的丝绸的优异品质”；1910 年，南浔辑里湖丝
在南洋劝业会上有 13个品牌分别获一、二等商勋
及超等、优等奖；1911 年，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
上，南浔辑里湖丝各类产品均获金奖；1915 年，南
浔辑里湖丝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金奖；1926 年，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经过技术改
良，以机缫丝参展的辑里湖丝又一举夺得最高
奖——— 甲等大奖 8个。据初步考证，辑里湖丝还参
加了比利时列日、意大利都灵、美国圣路易斯等世

博会，频频获得殊荣。

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蚕桑丝绸原产地，浙江
的湖州可称为最古老的源头之一。传说湖州杼山
旁有座夏驾山，夏后曾在此植桑、养蚕。“湖丝”之
名，源起于此，因湖而名。

据 1956 年、1958 年两次发掘，发现与南浔比
邻的钱山漾文化遗址发掘的绢片、丝带、丝线，尚
未炭化，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蚕丝纺织品，距
今已有 4700 多年历史。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
湖丝已出口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在唐朝，吴绫与蜀
锦齐名；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上屡屡闪耀它美
丽的身影。两宋，由鲁桑改良而来的“湖桑”，极大
地推动了当地桑基鱼塘生态循环的发展。到了明
代中叶，南浔辑里湖丝脱颖而出，列为御用贡品，
蜚声京都，远销海外。时至清代遂名震天下。

如果说南浔古镇是一部线装的古籍，那么辑
里村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可以说，没有“辑里
湖丝”辑里村，就没有南浔古镇昔日的辉煌。南浔
古镇的前世今生，每一步都离不开“辑里湖丝”辑
里人。

“上善若水”，南浔古镇地处太湖之南水网地
带，河流纵横，密如蛛网。古运河頔塘最早可追溯
到西晋太康年间(280 年— 289 年)，因两岸多长芦
荻，故又名荻塘。

这条古运河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似一条碧玉
锦带萦绕于南浔古镇的腰际；与来自浙北天目山
的苕霅两溪之水，流经漾、荡、河、港，逐渐澄清，水
清如镜，土质粘韧，构成了育桑、养蚕和缫丝的良
好自然条件。相传西施入吴途中曾在此洗去故国
的脂粉，美丽从此便在浔溪灵动起来。

高銓《吴兴蚕书》中写道：“丝由水煮，治水为
先，有一字诀，曰：‘清’，清则丝色洁白。”辑里村早
有“水重丝韧”之传说，即该村穿珠港、西塘桥河之
水，不仅甚清，而且水中矿物质较别处要丰富得
多，也就是说酸碱度比较好，比别处的每一桶(十
斤)重二两，所缫的一根丝亦比别处的丝可多挂两
枚铜钿而不断。

聪慧的辑里村人总结了“凡蚕之性喜温和”的
经验，发挥了当地风调雨顺、气候温和之有利条
件，精心护养和选育出一种极优良的蚕种“莲心
种”。1874 年，日本驻沪领事曾派专人采购“莲心
种”送日本培育。此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所缫之
丝纤度细、拉力强、色鲜艳、解舒好；同时辑里村人
注重桑树的栽培和管理，还改进了缫丝工艺和操
作技术，将旧式缫丝车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

正如黄省曾在《蚕经》中说：“看缫丝之人，南
浔为善”；《南浔志》陶朱公致富书中说：“缫丝莫精
于南浔人，盖由来已久”。辑里湖丝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细、圆、匀、坚、白、净、柔、韧”

等特点，成为美轮美奂的丝中极品。
南浔是诞生了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地方，

他的小渔船摇进了周庄，善于经商的灵气却留下
来。南浔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
庞大，宋、明时期已难以辨考；清代时南浔居民已
多经营丝业，如邢家就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
世家。

那条名叫丝行埭的老街上，当时所有的店铺、
货架上，都满满地堆放着一捆捆、一包包、一绞绞
的原料生丝。埭，即坝。称为埭的坝是大堤，是固若
金汤的大堤。顾名思义，丝行埭也是东方丝市的一
条大堤。

每天清晨，这街上就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
与蚕农求售生丝的热情相比，店内的伙计却冷静
且镇定，形成有趣的对照。交易中声音最响亮、最
尖锐的，大概要算售丝的农夫了，伙计们却依然应
付裕如，不管对方多么吵闹喧哗，始终保持着幽
默。不知不觉间，一个个协议达成了。生丝成交后，
农民满脸笑容地离开热闹的街市，有的上了面馆，
有的去了茶楼……

“红蚕上簇四眠过，金茧成来欲化蛾。听道今
年丝价好，通津桥头贩船多。”在清代诗人曹仁虎
的这首《浔溪竹枝词》中，不是也可以领略到另一
种诗情画意的表述么？

然而，到了公行制度时期(1757 年— 1842
年)，对外贸易限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记录了中国
早期商人对外贸易的足迹。南浔丝商已不满足于
丝行埭上的坐商经营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两
生丝由广行收购后转手卖给洋人能获利多少。否
则，广州人怎么会不远千里来此开广行收购呢？

清同治、光绪年间，南浔丝商群体得到了“四

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俗称，用三种动物身躯
的大小，比喻财产之巨细。

他们的财产总额大约在 6000 万至 8000 万
两白银。而在 19世纪 90 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
财政收入只有 7000 万两左右；1894 年前，全国
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 6000 万两。这是个令人
吃惊的数字，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堪
称富可敌国。

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兴起，是
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一富豪阶层一
经崛起，对湖州，乃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
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很多“老南浔”说，当年唐家兜有家张源泰
丝行，是南浔“八牛”富商之一，其祖上是开辟南
浔丝业海运的先驱。“八牛”之一梅家开设的梅
恒裕行，也是坐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初次冒险
时，他们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外用咸菜、

香大头菜作掩护，同时备足粮食、腌肉和淡水，

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白银藏于鱼腹)，没想到
竟安然无恙，获了大利。这件事默默地改变了南
浔丝商的传统理念和经营模式，辑里湖丝外销
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虽然有过惊涛、
险滩、风暴的袭击，也有过海盗劫掠，但终究开
辟了一条海运生丝之路。

1840 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
幕，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中华民族的城垣上轰
开一个缺口。南浔人却睁开蒙眬的睡眼，通过这
个缺口，窥视外部精彩而无奈的世界。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南浔几乎与上海
同步。这是历史赠予南浔人的机会，他们凭借得
天独厚的辑里湖丝，走出家乡的青石板路，闯入
大上海，与洋行做生意，继而占领欧洲市场，在
中国出口丝贸易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史料显示：上海开埠的最初 4 年，南浔辑

里湖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 55%。1847
年，辑里湖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
63 . 3%。据《上海生丝贸易报告(1847 — 1848)》
记载：“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自浙江省北部
三个府，即杭州、湖州、嘉兴。上述三府中，湖州
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湖州府最大的生丝
集散市场有三个，即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现
均属于南浔区)。上述三个丝市中最大的一个是
南浔镇。”另据《广州海关十年(1882 — 1891)报
告》：“直到 1870 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
是辑里湖丝。”

稻满田，鱼满塘，蚕茧挂在桑树上

原本辑里村温氏族人甚众、名人辈出，而今
已是凤毛麟角。村边有座温氏祖坟，称为“宝剑
坟”，因建造砖瓦厂被毁。以前，从辑里村启程，
乘两次摆渡船就到了沈庄漾，传说是明初江南
首富沈万三的旧居。事非可考，不过沈氏确是当
地大户。还有东庄，是温阁老在此建的庄园，位
于辑里村之东，故名，至今却早已无存。

古村落历经沧桑变迁固然是时代的一种进
步，但遗憾的是当年的踪影几乎已难寻觅，甚至

连温氏祖坟前那对石人石马也不见了。
但村上人却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说，辑里

村的穿珠湾、西塘桥河水很清。年轻人摇船过
桥，发现水流很急。只有把住船舵顺流而下才能
通过。否则，不是船撞，就是舟覆，十分危险。受
他们的启迪，我发现那里果然河水清澈，田野风
光依旧。

当地村干部领我来到沿河而建的一户农
家。一进门，顿觉比屋外阴凉、宁静。农家墙角边
摆着一排竖琴般的蚕架，蚕架上下十级，逐一放
着一只只圆圆满满的蚕匾；另一边靠墙的地上
堆满了绿茵茵的桑叶。68岁的李伯伯正在这间
30 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忙活。

李伯伯说，他养了一张蚕种，大概是 2 . 5
万至 3 万条幼蚕。蚕宝宝都在大口大口地啃吃
密密麻麻的桑叶。细听，春蚕食叶窸窸窣窣的声
音就像“沙沙沙”的细雨。

一年中分春蚕、夏蚕、早秋蚕和中秋蚕等五
季，而春蚕是其中最好的蚕种。养一批蚕一般需
要 24 天左右，一张“蚕种”消耗的桑叶在 800斤
到 1000斤。以前养蚕的农家都会谢绝来客，还
有一些民俗的禁忌，养蚕比喂养婴儿还要小心。

“现在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了，但是讲究科
学，蚕房必须要保持清洁卫生，常通风换气。”李
伯伯脸露笑容，聊起“养蚕经”滔滔不绝。

“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学养蚕，蚕宝宝就
是自己童年的玩伴；长大后这个就是生计，养
蚕、种田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人老了，
子女都外出读书、打工，屋子空着也可惜，还是
按老习惯养蚕吧。一来可以补贴家用，二来日子
也过得开心些。”

李伯伯养了 50 多年蚕，这在辑里村并不稀
奇。现在整个村还在养蚕的大约有 200 多户人
家，约占全村人口的二分之一，大多是 50岁以上
的中老年人。
见到 68岁的王大婶时，她戴着阔边草帽，正

在桑园里利索地从枝头采叶。装满一箩筐后，她
爽朗地说：“这些桑叶足够用了，我家的蚕宝宝过
两天就要‘上山’吐丝了。”我跟她又走进村里，看到
有些农家正在做蚕花圆子或烧蚕花饭，意在祈祷
今年蚕花十二分，甚至廿四分。

有些农家已经翻出结茧的簇架，在自家门
口空地上平摊晾晒了。这种簇架就是“山棚”和
“柴龙”。“山棚”由一束稻草对折成上尖下宽的
“小山”，往下成扇形辐射状，把它们一个个安插
在桑叶上，蚕宝宝吃完最后一次桑叶，便会往
“山棚”上爬，找到合适的地方吐丝结茧。而“柴
龙”则是用麦秆和稻草绳串起，绞成长长的螺旋
条，看上去毛茸茸的，像一条柴草做的“长龙”。

有的农家的蚕宝宝正在“上山”。
王大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拿起一条老蚕，

举向光线充足处，“瞧，蚕的胸部已呈半透明，腹
部背面微黄了，这说明它就要‘上山’了。”“上山”
后的蚕一二日就作茧，在“山棚”或“尼龙架”上
采茧，便称为“回山”。

望着眼前蚕乡的春讯，我耳畔仿佛响起了
一阵民谣的歌声：“金(稻)满田，银(鱼)满塘，珍
珠(蚕茧)挂在桑树上……”这歌声优美、温柔、
甜润，不就是江南水乡小村耕桑文化的一首最
美的抒情短诗，一幅最好的水墨画卷么？

弘扬传统文化，不让祖传手艺消失

从蚕到茧才走了第一步，而从茧到丝的缫
丝工艺也相当重要。虽然手工缫丝业曾经的骄
傲随着 20世纪初期机缫丝生产的推进，已逐渐
衰落，但如今辑里村人薪火相传，依然守护着传
统文化的家园。

2010 年，辑里湖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
三批“非遗”名录。

2018 年，顾明琪师傅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
“非遗”项目辑里湖丝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

我见到顾明琪师傅的时候，他正在南浔古
镇上的辑里湖丝馆为游客现场表演“抽丝剥茧”
的手艺。

走进辑里湖丝馆，迎面就见四棵高大古老
的广玉兰，庭院深深，绿荫覆地，人一下子也跟
着安静下来。顾师傅正在表演辑里湖丝传统的
制作手艺，只见他娴熟地拿着烧熟的茧子，轻轻
一挑，就抽出了丝头，蚕丝顺着架子牵引上去，
脚踩转轴，蚕丝就一圈一圈地绕了起来。顾师傅
说，汤盆里的水温要达到 80 摄氏度，才能使茧

子在温水中解舒，抽出丝来。这样看似简单的活，
真要自己做起来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

今年 74 岁的顾师傅出身于蚕农世家，与丝
茧纠缠了大半生。他的童年是在辑里村的草腥味
中长大的。桑蚕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他一
度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充满这种味道的。

1963 年 7月，他在南浔初中毕业后，就回乡
务农，后来担任过村里的农技员、蚕桑辅导员、南
浔区花木公司经理，一直与农业、蚕桑业打交道，
参与农业技术推广。人称他是村里蚕桑农事的“活
字典”，左邻右舍碰到什么植桑养蚕的问题，就会
找他去把脉、处方。

他还是养蚕的一把好手，同样一张蚕种，顾
师傅总能比别人多收好几斤茧。老人对我说：“这
种传统的缫丝手艺，放在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
的，但眼下会的人已很少了。”

顾师傅家的那辆木制旧丝车，可真是村里留
下的老古董了。几年前，很多人想买这辆木制旧
丝车，出价越来越高，甚至高达数万元，但他淡淡
一笑：“你出价再高，我也不卖！”

他说，自己日思夜想的就是企盼更多人来关
注南浔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我绝对不能让祖祖
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手艺，在自己手里消失！”他
也动员儿子一家来养蚕，还希望借助南浔的水
系，让游客游览古镇后到辑里村去，亲历亲闻亲
见，体验江南蚕乡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

跨过分龙桥，桥堍有一座高高的围墙、青石
条门框的仿古建筑，门额上书“辑里人家”。门前有
一块小空地，摆放着石凳、石桌，可供人们休憩小
坐。屋前即为淤溪河，对岸绿荫掩映下的是马头
墙高耸的村委会。不远处，分龙桥头一对明清年
代的石狮就像哨兵一样相互守望着。

“辑里人家”的主人王一士，是一位土生土长的
辑里村人。他出生于木工世家，14岁开始学木工手
艺，肩挑木匠担穿街走巷，为人家做家具、造房子。
改革开放后，头脑活络的他创办了一家制作传统
家具的企业，掘得了“第一桶金”。但他认为，人生不
仅是追求金钱财富，更重要的是多做一些有益于
社会和家乡的事。
一家人经过商议后，决定放弃原来的产业，投

入到保护、发掘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中去。于是全
家人走村串户，搜集各类与辑里湖丝相关的工具、
艺术品和其他文物，免费供人观看，让来访者无不
赞叹。2015 年，王一士家获“全国最美家庭”提名
奖。

他的家里存放着手工缂丝机、梭子，织绸、缫
丝用的古老物件，南浔名人墓碑、民国期间的手
抄本《养蚕学》《制丝学》等书籍和珍贵文物。

总有人说，王一士家真傻！但王一士却说：“南
浔嘉业堂藏书楼就是人称‘傻公子’的刘承干先生
的传世杰作，这个‘傻’字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我们无法与这位先贤相比，但能为传承、
弘扬南浔历史文化出一点微薄之力，是很有价值
的。”
为此，一家人分别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王一士

成了义务讲解员，妻子承担现场手工缫丝操作表
演的任务，女儿女婿是导游，两个可爱的小孙女则
是小小摄影师。不久前，他自建的辑里湖丝博物馆
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王一士深感责任重
大，他说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保护、传承和弘扬辑
里湖丝的传统文化，讲好南浔故事。

今天，辑里湖丝昔日的荣耀已成飘逝的记
忆，但我漫步在辑里村的桑园边，依然感受到这
千年古村落的古韵今风。

丝商望族的名门故居、私家大院、书楼园林、
古桥小巷依然如初。马头墙、观音兜、券门、骑楼、
廊屋、河埠，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几乎每个人文
景观都深深镌刻着中西合璧建筑的印记。很多临
河小店在出售“江南丝绸”，在街上也常会遇到一
些爱穿真丝长裙的漂亮女子。
在上海还不能称为繁华鼎盛的年代，南浔已形

成了中西合璧的富商文化，深藏于高高的封火墙内
的欧式洋楼，教堂与寺庙、道观并存，江南丝竹与交
谊舞交融，法兰西玻璃、印象派地砖、意大利壁炉、
英格兰自鸣钟、西班牙罗马柱……要知道江南丝商
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去看看南浔就明白了。

(图片由沈勇强、马俊提供)

一缕蚕丝“织就”的流金往事

▲非遗传承人顾明琪▲蚕茧

南浔辑里村是
中国第一个世博会
金奖诞生地。

1851 年，印有
“小飞人”的金奖证
书，由英国女王亲自
授予。

作为清康熙、乾
隆皇帝龙袍的原料，
辑里湖丝自此更是
声震天下。

如今，辑里村人
薪火相传，依然守护
着 传 统 文 化 的 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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